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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国桢的故事 
 

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
 

  荞面馍，乌清清，背上大刀去当兵。当兵莫当害民兵，要为百姓铲不平。乔国桢，闹共产，

打倒土豪坐江山。穷人一朝掌了权，扬眉吐气有吃穿。  
  这是流传在三原武字区（现陵前镇）民间的一首称赞乔国桢的歌谣。乔国桢，原名乔如桢，

1907年 3月生于陕西佳县。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 4月，
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学习，同年秋毕业回陕西，在三原、富平等县从事农民运动，组织农民

协会，被誉为“农运大王”。他曾七次入狱，1945年 7月在国民党新疆第四监狱被残酷折磨而死。
有关乔国桢同志当年在武字区战斗的小故事，至今仍广为流传。 
  智惩团总  
  1926 年 11 月，三原武字区成立农民协会。大会选举结束时，新当选的农协主席乔国桢叫大
家不要散，说有一案官司要大家来公断。这可是件新奇事，自古以来打官司都在衙门由知县处断，

今日怎么能在这破庙前，由这些庄稼汉断案子呢？人们都议论纷纷。这时，见有一个人面对着大

家，耷拉着脑袋，站在桌子旁边，浑身直打颤。原来这人是个小偷，家住北边朱村，名字叫朱牛。

他和另外一个小偷偷了人家的牛，牛主人告到民团团长王厚安那里，王厚安让手下抓了朱牛，但

暗中收了朱牛的贿赂，要把朱牛放了，牛主人不答应，坚持要朱牛赔牛。王厚安知道要成立农民

协会，就把这件事交给农协来办，想来试试农协的软硬。  
  王厚安是东边长坳堡人，是土豪刘鲁堂的走狗。这家伙是个捉贼放贼、坐地分肥的地头蛇。

他名义上是民团团总，实际上是这一带的土匪头儿。不少土匪流氓都把他当成恩人，往他翅膀下

钻。乔国桢在他家里住的时候，早就把他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刨得一清二楚。今天在农协成立会上，

想借朱牛的事做火药芯子，一下把王厚安这个土皇上轰倒。  
  群众对王厚安早就恨得咬牙切齿，但他有枪有人，又有刘鲁堂的“粗腿”，众人一时还扳不

倒他。这回，乔国桢在大会上把王厚安的罪恶事实一揭，群众的情绪忽地一下就起来了，高举梭

镖铁杈，一齐吼道：“打倒王厚安！”“铲除土豪劣绅，为地方除害！”吼声大得就像二月里的春雷，

整个陵前、长坳都震惊了！于是，乔国桢趁热打铁，当场宣布撤销王厚安的民团团总，解散民团，

成立农民自卫队。王厚安站在人群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夹着尾巴，悄悄溜走了。刘鲁堂坐在那

里，也很不自在，大瞪着两眼。后来群众说：“今天是二牛拔了桩，顶倒了墙！”。  
  “招待”催粮委员 
  1927年春，武字区群众种鸦片烟的特别多，但政府的烟税很重。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，农民
协会用少报烟田亩数来和政府进行抗争。当地一些豪绅知道后，就向县政府告密，说农协以多报

少，营私舞弊。不几天，县上派来一个查烟委员，要查个究竟。乔国桢知道后，就想了个对付查

烟委员的办法。他把查烟委员先安排住到农协，然后去找农协的武装委员肖德印，对他说：“你

去到地里多弄些苜蓿来，下午饭用白水煮苜蓿招待这位官差”。苜蓿煮好，饭时已到，乔国桢“请”

官差入席，官差满以为乔国桢会鱼虾酒肉招待，入席一看，却被一桌白水煮苜蓿惊呆了。乔国桢

看到官差一副丑态，心里好笑。便先端起一碗大口吃起来，一边吃，一边对那位委员说：“苜蓿

这东西营养可不少，吃着也香，请！”  
  “唔⋯⋯”查烟委员苦笑着，哼哼了一阵，只得慢慢端起碗，闭着眼睛，硬着头皮，使着劲

向嘴里塞了几口，最后实在咽不下了，只得对乔国桢说：“来时吃了饭，胃又不太好，实在⋯⋯”

这时乔国桢又非常认真地说：“不要客气，好坏总得吃饱，老百姓一日三餐吃的都是这饭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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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好说，好说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，打扰了⋯⋯”查烟委员边说边走出了门，头也不回地溜

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来过。  
  打发了那个委员后，群众都交口称赞，说乔主席真是为咱穷苦农民办事的，今天的这折戏演

得好，给县上派来的委员来硬的，打击了他的气焰。从此，农协的声望更高了。 
  为民申冤  
  1927年 4月 20日晚，乔国桢和农协副主席唐玉怀被门外的哭喊声惊醒。  
  “乔青天呀！唐青天呀！”是一个妇女的声音。  
  “现在深夜了，明天再来！”外屋的一个农会会员应道。  
  “乔青天呀！唐青天呀！救救命呀！”一个少年和妇女一起哭喊着。  
  “人在哩，就来了！”乔国桢、唐玉怀听到后，一边穿衣一边回应着。  
  开了门只见两个妇女和一个孩子哭叫着跪在面前，他俩慌忙扶起这三个人，让进屋里。乔国

桢和蔼地说：“老大娘，不要难过，有什么冤尽管说！”  
  来的中年妇女叫朱美仁，老年妇女是她妈，小男孩是她的儿子名叫刘光远。朱美仁说：“我

村财主欺负孤儿寡女，无礼霸占了我家的土地、窑屋，乡约、排头官官相护，不作处理。乔青天，

你们为我们穷人作主呀！”  
  乔国桢安慰道：“你们先回去，农会就是为穷人办事的，明天我们就去处理这事。”  
  把她们母子送出门，乔国桢拿出一根棍交给刘光远的祖母，让她作拐杖，并一再叮咛：“天

黑了，路上要小心。”送出朱家母子后，乔国桢连夜去调查了解。  
  第二天早上，朱美仁母子一开门，就见乔国桢、唐玉怀等五个农会的人和乡约及那个被告的

财主，在地头、窑背上，边走、边指划、边谈论。只听乔国桢对那些人说：“寡妇幼子，今后只

能照顾不得欺负，如再横行，依情处置！”那个财主频频点头，连连弯腰，声声称是。  
  “好吧，土地、窑屋很快归还主人。你写个‘无事字据’，今后不许翻板找麻烦！”乔国桢严

肃地说。字据写好了，唐玉怀把它交给了朱美仁。乔国桢笑着说：“这下放心了吧，把那个字据

保存好，就不怕他赖账了。”  
  朱美仁母子流出了感激的眼泪。她们见乔国桢说得出、做得到，更加相信农民协会真正是为

穷人办事的。后来朱美仁积极参加农会活动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她的儿子刘光远也参加了轰

轰烈烈的革命斗争，后担任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队长，被群众亲切地称为“刘金刀”。 


